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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朔迷离　　马菲亚源远流长

一位西西里波旁王朝贵族的后裔，

流亡到大 ，异想天洋彼岸的加利福尼亚

开地创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小国“马菲

亚”。

马菲亚覆灭之后，蜕变成世界上第

一 “黑手党”。大黑道组织

第一代“教父”本是一位天真的少

岁年，不过他第一次开枪杀人时才 。

岁时他向故乡意 从此西大利走去，

西里岛不再平静。

）这个令世人谈虎色变“黑手党”（ 的名词是由

）一词演变而来“马菲亚（” 的。

马菲亚这个词的含义在各种语言中，开始的意思并不完全

一致，沿袭下来之后，大致上有“出众”“、完全”“、美丽”“、勇敢”、

“自豪”“、富有权力欲望”等意思。但到近代，马菲亚一词却完全

变成了一种犯罪组织的代名词。《新英汉词典》 （增补本 上海

译文出版 版）对该条的注释有三： 黑手党（社 年 世新

纪初一些在 政治恐怖分子美国的意大利人的秘密犯罪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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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秘密团体； （全球性从事贩毒等非法活动的）秘密犯罪组织。

但据现有资料考证，马菲亚最早却是一个小国家的名字，这

个乌托邦式的小国家在如今的美国西部濒临太平洋的加利福尼

亚 年左右。州，距今约

年的一天，一艘意大利轮船从罗马驶向美国纽约。船

上有几百名流亡异国他乡的亡命之徒。在这数百名亡命之徒当

中，有一位出身为西西里波旁王朝侯爵的后裔。此人名叫约翰

苏特尔 维玛尔尼，他原籍意大利巴勒莫市郊的巴拉奎。

维玛尔尼虽然有高贵的贵族血统，但此时却是一名逃犯。

他被指控为破产人、盗贼及投机商人，面临着欧洲几家法庭的审

判。大难将至，年富力强的维玛尔尼凭着往日的关系，在罗马弄

了一张假身份证，然后又利用这张假身份证搞到了一点钱，便无

可奈何地抛弃了结发多年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匆匆忙忙地上路

了，飘洋过海，踏上了流亡异地的漫漫长途。前途茫茫，祸福未

卜，维玛尔尼悲壮而又凄凉。

天的风浪经过 颠簸，这艘轮船终于靠上了在当时并不繁

华的纽约港。维玛尔尼随着人流走出三等舱，走上甲板，望了望

这陌生的码头，然后几步跨过晃晃悠悠的跳板，开始了他的流亡

生涯。

维玛尔尼在纽约混了两年。他放下了贵族的架子，同流亡

到这里的各种肤色的下等人一样，为自己的温饱而奔波。他做

过码头搬运工，又做过江湖牙医，在药店里做过药剂师，又开过

药铺，做过药材商人。一年之后，他手中积了一点钱，就开了一

家小酒店，自己做起了老板。由于他在罗马的商场混了十多年，

商场的那一套便在这里派上了用场。他的小酒店几个月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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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红红火火。这样，他就把酒店办成了一家客栈，兑了水的劣

质酒和廉价的饭菜，让他的小客栈留住了许多亡命天涯和到美

国淘金的流浪汉。

但是，见过大世面的维玛尔尼并不满足眼前的现状。几个

月以后，他又将他的客栈卖掉了，带着一袋子钱向美国的中部迁

徙。因为当时在他的小客栈歇过脚的人，第二天又风尘仆仆地

离去，他们都说在这个国家的西部，有一片神奇的土地，那里的

土地荒芜但却富饶，遍地是牛奶和蜂蜜，据说还有金矿。维玛尔

尼挡不住这种诱惑，便一夜之间，把他的客栈易主，然后同几位

房客结伴西行。但是，凭着他那种商人的狡诈，他并没有一直向

西部走去，到了密西西比州他就留下来了。因为他在密西西比

河的下游，看到了成片成片黑油油的土地，其肥沃的程度并不亚

于故乡的西西里，他认为这是一个办农场的好地方。于是，维玛

尔尼便留在这里，利用手中的钱办起了一个小型的农场。雇来

了许多廉价的劳动力，种起了玉米和棉花。充沛的雨量和密西

西比河的流水，滋润着维玛尔尼的农场，让他一年下来，发了一

笔小财。

然而，门前的大路上，每天都有涌向西部的人群，许多退伍

的士兵、商人和失业的工人常常结伴而行。西部这块神秘而遥

远的地方，再一次激起了维玛尔尼冒险的兴趣。于是，他又再次

变卖了自己的农场，告别了这种本可以安居乐业的生活，在

年的一天向西部走去。

这一次，维玛尔尼再也不是一个单枪匹马的流浪汉了。他

利用手中的钱财，带着车辆、马匹和一群美洲野马，组织了由两

名军官、名传教士和 名妇女组成的冒险团，几乎是浩浩荡荡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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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朝西部挺进。

旅途茫茫，山高水远，他们穿过一片又一片荒芜人烟的大草

原，又翻过许多崇山峻岭，向太平洋方向进发。他们整整走了三

个月， 月底到达温哥华。可是，两名军官在到达温哥华之前

就离开了维玛尔尼，名传教士也不想继续前行，而 名可怜的

妇女，则在半途因饥饿而死去了。

现在只剩下孤单的维玛尔尼一个人了，有人劝他在温哥华

留下来，并为他谋得一个职位。但是，维玛尔尼拒绝了这一切。

他说，我的目的地不在这里，加利福尼亚才是我向往的地方。于

是，维玛尔尼又出发了。他驾驶着一条破旧的帆船，渡过太平

洋，先抵达夏威夷群岛，又飘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一个

名叫圣弗兰西斯科（即旧金山）的地方登陆了。当他走上岸来

时，满目一片荒凉。当时的圣弗兰西斯科也仅仅是一个破落的

渔村，而整个加利福尼亚还是一片无人管理的“处女地”，一切都

沉睡在原生状态之中。在这里出没的除了飞禽走兽，就是寥寥

无几的红皮肤的印第安人，他们用弓箭、石块在追逐着猎物，然

后放在一堆熊熊的篝火上去烧。偶尔也有一些从墨西哥逃亡而

来的囚犯或士兵，在茅舍的周围开垦出一小块的荒地。

这种蛮荒的景象，正是维玛尔尼心中理想的地方。他一到

这里，就向当地的居民租了一匹马，然后向北沿着辽阔的萨克拉

门托峡谷走了一天。通过一天的考察，精明的维玛尔尼心中踏

实了，他知道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可以建一个庄园，一个大农

场。第二天，他又骑马赶往当地的蒙德镇，拜见了那位呆头呆脑

的阿尔总督。维玛尔尼向总督阿尔说，他要从夏威夷群岛带来

一批棕色的和黑色的卡拿卡人，在这里开荒种地，建立一个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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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把这里建成一个移民区。

阿尔总督看着这位衣衫不整的外国人，怀疑他是一个疯子。

他对维玛尔尼说“：你到底打算在这里干什么？”

维玛尔尼说：“我要在这里建立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叫马

菲亚。”

“好吧！”阿尔总督说“，我向你致敬，未来的马菲亚国王。”

维玛尔尼看了他一眼，知道这位总督不是说假话，便脱下头

上的意大利高筒礼帽，很像一位罗马绅士一样，向阿尔总督深深

地鞠了一躬。这时，他仿佛就是真正的马菲亚国王了。

年的一天，维玛尔尼骑着一匹美洲纯种马，腰里别着

一支手枪，趾高气扬地走在萨克拉门托河谷里。干涸的河谷里

走着一支长长的马队，马背上驮着大包小包的货物。马队的后

头是 辆满载粮食、生活用品、种子和弹药的马车，再后面是

匹马、 头骡和成群的奶牛、绵羊。维玛尔尼身后跟着几个欧

洲人，肩上背着火枪， 名穿着短背心的卡拿卡人紧随其后，

最后是一支二十多人的警卫队。在维玛尔尼的率领下，马菲亚

王国的全部人马和家当，正沿着萨克拉门托河谷，向上游缓缓地

移动。傍晚，他们在上游一个水草丰茂的草甸子边上住了下来。

这片辽阔的草地就是马菲亚的国土，维玛尔尼在这里开始了他

新的生活。

在维玛尔尼的带领下，那些卡拿卡人开始建造房屋，挖掘水

井，放火烧荒。一团团的浓烟滚滚而起，然后是冲天的烈焰，一

直向草原和树林蔓延开去。广袤肥沃的西部平原被烈火烧醒

了，断裂的树枝和树茬在风中冒着青烟。一阵大雨过后，他们在

烧过的土地上播下种子，不需要用锄头和犁铧把土地翻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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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又在房子旁边竖起一排排的大栅栏，圈养着大草原上滚滚

而来的马群和羊群。等他们的庄稼开始成熟的时候，大批新的

移民又从附近的传教站和遥远的墨西哥、加拿大迁来。

维玛尔尼的马菲亚骚扰着当地土著人的千年沉梦，他们常

常向这里投掷石块或毁坏庄稼。维玛尔尼又指挥他的警卫队进

行讨伐，把这些印地安人抓来之后，不是关在囚笼里，而是让他

戴上脚镣去砍伐树木或收割庄稼。只要几个人背上火枪，拿着

皮鞭，就可以让几十个人甚至上百人，服服贴贴地在烈日下汗流

满面地劳作，他们用手中的武器，获得了大批的劳动力。

几年功夫，维玛尔尼的马菲亚已初具规模，这里出现了街

道、商店、酒馆和大片的仓库，街道上跑着牛车、马车，河面上也

有了船只，这些船只还远航夏威夷群岛，有时还泊在圣弗兰西斯

科的海湾。那些意大利的水果和法国的葡萄也在这里开花结

果，莱茵河畔的水磨也在这里转动着，推动它们的是一架架拔地

吉诃德用长矛刺的那种庞然大而起的大风车，就是当年唐 物。

这些年来，维玛尔尼获得多少财富，他自己也无法知道，他

有自己成片的房屋和豪华的庄园、住宅，卧室中的陈列又使他回

到了波旁王朝的贵族时代，他的钱都存在法兰西和伦敦的大银

行里，既可以得到必要的信贷，又可以获得巨额的利息。

有一天，他去了法国巴黎，几乎用了 天的时间，从巴黎

运来了一架普莱丽尔牌钢琴。又有一次，他用 头健壮的牛，

绕过高耸的落基山，横越整个新大陆，万里迢迢，从东部濒临大

西洋的纽约运来一台蒸汽机。从此，让这几年前还是荒芜人烟

的西部平原第一次有了音乐和机器声。

岁时，维玛尔尼正处于人生事业的巅峰，他的马菲亚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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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辽阔，而且一片繁荣。这时，他才想到了女人，想到了被自己

遗弃在西西里的妻子和 个孩子。于是，他派出几个人去意大

利寻找，终于在三个月之后，他的妻子带着 个已长大成人的孩

子来到了马菲亚国。他的长子苏洛矶已是 多岁的小伙子，人

高马大一副慓悍的身材。维玛尔尼又骑上一匹高头大马去了蒙

德镇，去找阿尔总督，因为他知道阿尔有一个漂亮的女儿。

几天以后，阿尔那位漂亮的女儿就成了维玛尔尼的儿媳妇，

苏洛矶的妻子。结婚的那天，成桶成桶的葡萄酒，把马菲亚所有

的人醉倒了一大半，其中还有几条挣脱了锁链的看羊狗。

一年以后，维玛尔尼抱上了孙子，他给他的孙子取了一个后

来让世人震惊的名字 维托。

维托天生是一个孽种投胎，他一出生，就给马菲亚王国带来

了灾难。维托刚出生不久，美利坚合众国就派来了军队，要把这

片肥沃的平原和马菲亚纳入自己的版图。当时的加利福尼亚还

属于墨西哥的范围 ，但在美利坚的军队面前，墨西哥不战而退。

不过维玛尔尼又把这些人纠集在一起，进行复仇活动。他们在

大街小巷抢劫、绑票、暗杀，还经常制造爆炸事件，这一系列的犯

罪活动，把洛杉矶闹得鸡犬不宁。

维玛尔尼的目的，当然是想恢复他失去的天堂，重建马菲亚

国。但是，他这一目标始终没有实现。他领导马菲亚人在洛杉

矶闹了近一年的时间，便不幸患心脏病去世。他死的时候才

岁。

维玛尔尼去世了，马菲亚国也不存在了，但马菲亚人还在活

动，以后还发展到美国东海岸的波士顿、纽约及中部的芝加哥等

地。同时，在当时美国政府的军队进攻马菲亚时，一部分马菲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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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又流亡意大利，回到了他们的老家西西里岛，在西西里岛中西

部的巴勒莫、特拉巴尼及阿格里琴托这三点之间的三角地带进

行活动，发展成一种新的组织。

从此，无论是美国还是西西里，马菲亚已名存实亡了，它开

始蜕变为一种犯罪集团或流氓集团。随着这种集团的发展壮

大，逐渐形成为一股与官方机构分庭抗礼，甚至凌驾于国家政权

之上的地下黑势力，集结成一种组织严密的地下黑社会犯罪组

织 这种犯罪组织就是“黑手党”。

但是，黑手党永远不自称为黑手党。在意大利除了继承“马

菲亚”这一名称外，还叫“人民的事业”“、荣誉社团”等；在美国，

有的黑手党组织称 在日本，有的则称为“全港振”等为“辛迪里

等。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临时性的名字。意大利早期的黑手党

头目被称为“二领主”“、老板”等，现在，全世界的黑社会头目都

有一个通用的 “教名称 父”。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和演变，时至今日，马菲亚的徒子徒

孙，教父教子己滋生蔓延到古巴、哥伦比亚、中东、南亚、日本，包

括美国和意大利在内的世界大部分地区；已渗透到企业、金融、

交通、军事，甚至是一些政府首脑机关之中。他们在这些领域和

行当中黑手遮天、翻云覆雨，恐怖暗杀、贩毒走私，为所欲为，干

着争权夺利，谋财害命的勾当。仅贩毒一项，据有关资料统计，

近年来，世界黑社会一年来所牟取的暴利就达 亿美元之

巨。

由于黑手党严格的纪律和严密的组织，使这些黑社会组织

已发展成跨地区跨国界的全球性犯罪集团。在这些众多的犯罪

集团中，意大利的黑手党则是龙头老大，首屈一指。他们不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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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作俑者维玛尔尼的马菲亚的嫡传后裔，而且是世界黑手党中

公开与政府分庭抗礼，独霸一方江山的黑社会组织。在意大利

西西里岛，黑手党称霸一方，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几次建立凌

驾于政府之上的“黑手党王国”。其权威之大，权势之广，统治时

间之长，让任何地方的黑手党都只能望其项背而自叹弗如。

“西西里岛有三种政府：罗马政府、地方政府和黑手党，而黑

手党必须绝对服从，否则就是死亡。” 这就是一百多年来西

西里岛的历史。

在西西里岛近一百多年的历史中，与罗马政府和地方政府

成三足鼎立之势，甚至凌驾于前两者之上的黑手党“政府”的创

始人是谁呢？

他就是马菲亚的创始人维玛尔尼的孙子维托。

维托后被尊称为“唐 维托”。是他，首先把西西里岛黑手党

组织得达到了天衣无缝的地步；又是他，首先在美国发展了维玛

尔尼的“事业”，播下了黑手党的火种，成为美国黑社会“现代派

前所未有的教父”。

唐 维托是意大利黑手党家族真正的祖师爷，也是本书的第

一位传主。

“黑手党”一词最早出现于 年朱塞佩 里佐托创作的喜

剧《神父住地的黑手党》。该剧用意大利巴勒莫方言展示巴勒莫

监狱的情景，描写那些狱中的罪犯通过一定的仪式，加入一个有

一定的章程、有他们自己的行为准则的组织严密的秘密团体。

从此，这个团体中的成员就受到其他犯人的尊重，在监狱中的地

位就高人一等。这是黑手党见诸文字的最早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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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神父住地的黑手党”仅仅是意大利的早期黑手

党，并不是西西里岛“人民的事业”或“荣誉社团”，更不是发源于

美国加州的“马菲亚”。

“马菲亚”一词第一次出现在意大利官方文件中是在

年。这一年，卡里尼地区的一位治安官员在给上司的报告中说，

“逮捕了一位马菲亚的同案犯”。从此在意大利的官方文件中，

开始频频出现“马菲亚”这个令人头痛甚至恐怖的字眼。当时的

巴勒莫省督在写给意大利内政部长的有关报告中，第一次将“马

菲亚”同一般的犯罪组织区分开来。

这些“马菲亚”就是两年前从加州逃回来的马菲亚人。这一

年维托 岁了。已经

维托的童年是在美国东部度过的。全家流亡洛杉矶后的第

二年祖父去世了，马菲亚人开始由西部向东部扩散，开始渗透到

美国中部及东海岸的大小城镇，寻找自己的位置，开拓各自的地

盘。维托一家也从洛杉矶向东部迁徙，就像当年祖父向往西部

一样，他们朝着祖父当年相反的方向，到东部繁华的去处寻找生

计。

他们一家来到东海岸离波士顿不远的里维热尔，在那里一

住就是 年。那时，维托全家住在一幢乳白色的大房子里，一条

小巷的尽头，有一块约四分之一公顷的土地是属于他家的。这

是一片宁静而又未被现代文明污染的土地，所以维托的童年是

安祥而美丽的。他记得最清楚的趣事就是同小伙伴们在空地上

未听说过什么吸毒踢球或捉迷藏，好像从 、凶杀、强奸的字眼。

选择这样一个地方，当然是他的父亲苏洛矶的主意，父亲不希望

仰仗祖父的荫庇，去当一位黑道领袖。但是叔父尼洛孔克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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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性格，他完全继承了祖父当年的那种冒险精神。于是，在

维托 岁时，全家又由里维热尔搬到了梅德城，这里已经是波

士顿的近郊，叔父早几年就来这里定居。

梅德城是一座工业商业都很发达的城市，人口几乎是里维

热尔的三倍。后来维托才知道，这里住着许多马菲亚人，这些人

都像叔父尼洛孔克一样，梅德城很适合他们。

维托的叔父尼洛孔克看样子很有钱，他在这里买了一幢很

漂亮的房子，祖母同他住在一起。维托一家刚来这里时，住在一

家人的阁楼上，这阁楼是租的。房东是一个古怪的皮货商，常到

北方的缅因州和南边的纽约、费城去做生意。父亲每个月都要

给这位皮货商一笔房租。

父亲在一家公司里一天忙到晚，但并不像叔父那么有钱。

岁的维托已经具备了识别穷与富的能力。叔父每次到他家

来，总要给他带很贵重的礼物，有时是一双红漆皮鞋，有时是一

套西服。叔父对他们很热情，经常对维托说“：孩子，不要为钱担

忧，要吃得好，穿得体面，人家才瞧得起。”

父亲的薪维托说“：叔叔，我家里没有钱， 水不多，要养一家

人，还要付很贵的房租。”

尼洛孔克问 你家每个月要付多少房租 这样的破阁， 楼。”

“我不晓得，只听到上次交房租时，那个皮货商对父亲说，这

个月要加价。”

“这个杂种！”尼洛孔克说“，他也不问问 我们是谁。维托，你

不要为房租发愁了！”

到了月底又该交房租了，这个皮货商还没有回来，听说他去

缅因州进货去了。这时叔父经常来他家玩。有一次叔父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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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就叫维托把他脚上的皮鞋擦一擦，维托很爽快地答应了，赶

快找来一双拖鞋给叔父换上。叔父一边喝着浓浓的红茶一边和

父亲聊天，谈的都是生意上的事。叔父好像叫父亲去一家什么

公司，但父亲没有答应。维托听到父亲在说：“我喜欢过这样的

日子⋯⋯”

皮鞋擦好了，叔父很高兴，随手从口袋里摸出一张 美元

的票子塞到维托的手里。叔父的这种举动让维托大吃一惊，要

知道，这 美元可以买几双新的皮鞋。看到叔父这满不在乎的

样子，维托心想，叔父真是个男子汉，又有钱又大方。

皮货商一直没有回来。有一天维托听到父亲对母亲说，有

人在缅因州的一家旅馆里发现了他的尸体。那个皮货商死了十

多天都没有人敢去报警，尸体被老鼠撕得面目全非。维托当时

心中一愣，他想到叔父那天说的话和他说话的样子，他心中似乎

明白了什么。

从此，维托的父亲再也不要交房租了，叔父帮他们“买”下了

这幢房子。但是，他们一家还是住在阁楼上，楼下的房门都紧锁

着，黑洞洞的十分阴森。维托心里感到害怕，他想到叔父那天说

的“也不问问我们是谁”，他真不明白叔父是什么样的人。

后来，维托终于明白了叔父的身份。

梅德城有一所骑术学校，叫雷汉马场。雷汉马场里面有一

大片绿茵茵的草场，有几幢豪华的楼房和一排漂亮的马厩。马

厩里养着许多世界各地的名马。维托有时路过这里，站在白色

的栅栏外，可以看到那些驯马师在草场上驯马或教人骑马。他

非常羡慕这个地方，但他一次都没有进去过，白色的栅栏围住了

整个马场，大门口总有两个身材高大的保镖走来走去，腰里还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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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手枪。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叔父尼洛孔克终于带着维托，走进了雷

汉马场。在大门口，那两位保镖还对叔父笑了笑，他们就像老朋

友一样。其中一个还摸了摸维托的头问这孩子是谁？叔父说，

这是我兄弟苏洛矶的儿子维托。

“啊，维托？”另一位保镖也凑上来，好像维托是他的亲戚似

的“，长这么高了，好小子！”

叔叔笑了笑。

维托心里却很纳闷：他们好像很了解我一样，难道真的是我

家的亲戚么？

叔父拉着维托向里面走去。维托说想去马厩看马，叔父真

的带着他去了马厩。马厩就像有钱人家的房子，不锈钢的栏杆，

明亮的大玻璃窗，里面既阴凉又干净，饮水的器皿也是锃亮的不

锈钢做的，料槽里外都镶着洁白的瓷砖。维托看见那些工人在

给马洗澡、刷毛，把一匹匹的马都打扮得漂漂亮亮，收拾得干干

净净。叔父指着这些马告诉维托，哪一匹马是英格兰的，哪一匹

是澳大利亚的，哪一匹是蒙古的⋯⋯同时还告诉他，买一匹什么

样的马要花多少多少美元。这一切都让维托大开眼界，他没有

想到世界上有这么多的马，有这么贵的马。

看完马厩之后，叔父就带他向一幢并不太高的楼房走去。

这时，维托发现，这幢楼房前的大树荫下，已停放着几辆崭新的

小轿车，大门口还陆陆续续有一些各式各样的小轿车开进来。

维托虽然不知道这些小轿车的牌子，但他想这些车一定很昂贵，

因为都是一些平日在大街上很少见的车。轿车停下来后，一些

带着长枪短枪的汉子率先走出来，一个个凶神恶煞的样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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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他们拉开车门，恭恭敬敬地站在一边，等另外一些人钻出来。

这些后钻出来的人却是另一种打扮，一个个西装革履，结着鲜艳

的领带，油亮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有的还戴着眼镜，一个个风

度翩翩，派头十足，就像梅德城的市长一样。

维托当然知道这些人不是骑手，甚至连业余骑手都不是，他

们肯定不是来雷汉马场学骑马。那么，这些衣冠楚楚，大腹便便

的人来这里干什么呢？

后来，去的次数多了，维托才知道，这个雷汉马场根本不是

一所马术学校，表面上是名马饲养和训练的地方，其实是美国东

海岸的马菲亚头目聚会的场所。他们的 总头目就是马场的主

人，名叫约瑟夫 隆巴多，其实是西部有名的土匪头子。约瑟夫

隆巴多是 年随着维玛尔尼在萨克拉门托峡谷建立马菲亚

的“三个欧洲人”之一，当时是马菲亚警卫 年，队的头目。

美国军队收复了马菲亚，维玛尔尼逃亡洛杉矶时，约瑟夫就带着

残余的警卫队在西部加州落草为寇，成为政府通缉的要犯。几

年之后，其他的马菲亚人迁徒东部，他也埋名隐姓，带着几个弟

兄来到了东海岸的波士顿，同其他的马菲亚头目接上了头，便来

到波士顿近郊的梅德城，开办了这所雷汉马场，作为这一带的马

菲亚头目聚会联络的地方。约瑟夫就成了这些马菲亚人的总头

目。

由于他同维托的祖父的关系，维托的叔父尼洛孔克就成了

他的贴身保镖，其实是这一带马菲亚的二号人物。本来这个位

置是属于维托的父亲苏洛矶的，但由于苏洛矶不想像自己的父

亲一样去冒险，因此便放弃了这种黑道领袖的位子，去公司做一

名小职员。这也是前几年维托一家不住在梅德城，而住在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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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尔的主要原因。

现在，眼看维托也快长大成人了，十二三岁的孩子已长得和

成人一样，叔父尼洛孔克便开始带他出来见世面，认识这些马菲

亚人。在雷汉马场，维托 隆巴多，还不仅认识了总头目约瑟夫

先后见到了许多的黑道名人，他们当中有纽约哈莱姆区的抽彩

大王安东尼 萨莱诺；有来自布法 马加迪诺罗的斯特凡诺

此人不仅是加拿大边境毒品贸易中心的老板，而且是管理全美

抢劫组织“辛迪加”的行动委员会的成员；还有来自波士顿的“大

老板”弗兰克 库基亚拉和迈克尔 罗科以及后来一跃成为马萨

诸塞州罪犯之王的 布鲁科拉等人。菲利普

这些人大都是维托的祖父维玛尔尼在洛杉矶的得意门生，

他们见到维托之后自然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有的亲切地抚摸着

他的头，吻他一下，然后捋下手上的金表给他戴上，有的则干脆

抽出一叠绿色的票子塞到他的手中。叔父同他们进屋去开会或

赌钱后，维托就在客厅里或其他的大房子里去玩，有时也去玩汽

车或真的去草场上蹓马。这时，除了这些头目的保镖之外，约瑟

夫 隆巴多还特地指派罗得岛的头号罪犯 一位长着一头卷

发，十分清秀的意大利青年弗兰克 莫雷专门陪同他。弗兰克送

给维托一把手枪，有时让他骑在马上向那白色的栅栏射击。他

们亲密得几乎像兄弟。

从此，维托就像一位马菲亚国的王孙一样，在雷汉马场寻找

快活和增长见识。这种生活对一位 岁的马菲亚后人来说，充

满着神奇的魅力和无穷的诱惑。尤其是约瑟夫 隆巴多拥有的

那种奢华和权势，时刻让维托动心。

但是，维托的行迹不久便引起了父亲的注意，父亲开始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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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去雷汉马场，甚至限制他到叔父家去做客。苏洛矶的这种用

意当然很明显，他自己不愿做的事，是不允许儿子去做的。于

是，苏洛矶便在托马公司，为维托找了一份轻松的工作。这时维

托已经开始学会赌钱了，他开始是在游戏厅玩些小钱，然后到一

些允许成年人进出的赌场去玩“老虎”或摸彩。他当时虽然还不

到 岁，但成人的个头让他占了便宜，加上胸前又有一块托马

公司的铜牌，就省去了那些守门人的怀疑和盘问。在这样的地

方他输输赢赢很难超过 美元，因此，他很羡慕那些一掷千金

的有钱人的气度和派头，他很希望自己也能像那些人一样，能在

台子上摆上一沓又一沓的现钞或堆上一大堆换来的筹码，同时

有人为他点烟，有人为他数钱，还有人站在身后为他当保镖⋯⋯

但是，公司的这份工作虽然很轻松，但一个星期的薪水不过那么

几张票子。于是，维托开始为钱操心，开始想办法自己去搞钱，

他不再指望去雷汉马场接受那些人的施舍。他已经把自己看成

一个男子汉了，他决 从心做一位像祖父维玛尔尼那样的人

叔父的嘴里和雷汉马场约瑟夫那些人的眼神里，维托已经知道

祖父维玛尔尼当年是个怎样的人。

在托马公司干了大半年之后，通过细心的观察，维托终于把

目光瞄准了公司的金库。他把这个计划悄悄地告诉了叔父尼洛

孔克，尼洛孔克只是叫他想好了再干，并像对一个大人一样同他

拉了拉手，祝他成功。

此时，维托心中顿时有一种自豪感，他对叔叔说“：我要一鸣

惊人！”

第三天晚上，维托就拿着弗兰克 莫雷送给他的那把手枪，

在里面压满了子弹，然后去找在赌场上认识的一位朋友。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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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叫维斯孔，是梅德城首屈一指的偷窃高手。他把手枪放在

维斯孔家的桌子上，同他谈判，胁迫他同自己一起干，并约好在

星期日晚上下手。

维斯孔当然知道面前这把手枪的来历，他爽快地答应下来

了，并客气地说不准备同维托分赃，只是帮他打下手。维托说你

不用客气，不管成功还是不成功，你都是我的师傅，我绝不会亏

待你。

星期日晚上他们闯进了托马公司的帐房，维斯孔开锁的功

夫真是出神入化。他们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一口气偷得了

万美元的现款。维托和维斯孔拎着沉甸甸的钱袋，没有直接回

万美元家而是去了维斯孔的家。维托从钱袋里拿出 分给维斯

孔。维斯孔坚决不肯收，坚持说给他打下手。维托又掏出手枪

对他说“：如果你不拿这 万，就说明你准备去告发我，那么我只

有打死你，我才会安全。”

维斯孔没想到维托这么直率，真有些怕这个大孩子，他只好

收下了这 万美元。维托很高兴，又对他说 万元也先“：我这

放在你这里，过几天我来取，你写一张收据给我，免得到时候不

认帐。我不是不相信你，哪怕是朋友也要这么做，懂吗？”

维斯孔没有理由不这么做。他知道这个还不满 岁的大

孩子，将来肯定不是一般的人。

第二天，维托若无其事地去公司上班了，但公司里像开了锅

一样沸沸扬扬。这在当时算是一个大案，上了梅德城的晚报和

波士顿的几家大报，并轰动了全国，但没有谁怀疑是他干的。在

第二个礼拜天的上午，叔父开了一辆崭新的“福特 型”跑车来

接他去雷汉马场去玩。上路后叔父把车拐到了维斯孔住的小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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